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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凝视本土 重构记忆

对于年代久远的遗迹和文
物，我一直心存敬畏，就像我曾经
在其他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因为
时间有重量，因为古人很智慧，所
以面对它们，我不敢心存傲慢。
正因为有着如此心态，我对文物
的来龙去脉及其附着在上面的
历史事件信息获取就变得有点
儿挑剔了——我既希望介绍说明
能更丰富、全面，但同时又不希望
为了信息“增肥”而掺杂进一些真
真假假的内容。

文物也好，遗迹也罢，虽然它

们是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但它
们却不会主动发声变成直接面对
受众的讲述者。这时，就需要一个
媒介来“翻译”，将文物语言翻译成
人类语言。这个媒介可能是学者，
可能是历史爱好者，也可能是某个
文博单位的讲解员。

这个翻译工作着实不好干。
就像我在文章开头所讲，很多像我
这样“矫情”的受众既要求全面生
动，又要求准确权威，虽说这二者
并不矛盾，但这背后需要这名“翻
译”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心无

旁骛地埋头钻研，有时候可能真得
有一种“头悬梁锥刺股”的苦学精
神，只有这样，才能换来二者平衡，
让受众满意。

这名“翻译”的工作又十分重
要，从某种角度来说，其重要性不
亚于文物本身。如果受众遇到了
一名称职的“翻译”，在面对文物
时，大家可能会立即进入一种禅意
状态——最初“看山是山”，之后

“看山不是山”，最终“看山亦是
山”。这种感觉，想想都美妙，会心
向往之。

讲好历史
朱忠鹤

义县万佛堂虽然参照云冈石窟，但目的不同——

北魏官员建石像群为孝文帝祈福
本报记者 朱忠鹤

在锦州义县县城西北9公里处的大凌河北岸，有一处矗立至今已逾1500年
的石窟群，它就是万佛堂石窟。万佛堂，顾名思义，就是曾经拥有过万尊造像的庙
堂。这处始建于北魏时期的古迹，是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北魏孝
文帝祈福而建，给后人留下多份书法艺术、边疆民族研究等珍贵资料。

核心
提示

在我们的认知里，北魏孝文帝拓
跋宏因改革而出名。

在32岁的生命长度中，孝文帝动
作频频，他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汉化；
他力排众议，将北魏国都从山西大同
迁到了河南洛阳。

然而，就在南迁洛阳后的第三年，
即公元 496 年，14 岁的皇太子拓跋恂
反对汉化，并在保守贵族的支持下开
始反叛。恼羞成怒的孝文帝立即平
叛，随后将皇太子贬为庶人。第二年，
听说已成庶人的拓跋恂仍蠢蠢欲动，
孝文帝痛下决心，处死了拓跋恂。

这次造反风波涉及人数众多，远
在 800 多公里之外、驻守在东北边疆
的营州（今朝阳市）刺史拓跋元景险些
受到牵连。有人向孝文帝诬告，说拓
跋元景也参与了这次叛乱。作为一位
杰出的政治家，孝文帝明辨是非，没有
听信谗言，依然重用拓跋元景，还加封
他为“平东将军”。对此，拓跋元景心

怀感激。
营州位于北魏的东北端，北邻契

丹，东接高句丽，西毗库莫奚，战略位
置十分重要。听说孝文帝身染沉疴，
一心想要回报皇帝的拓跋元景想到了
祈福这种方式。于是，他参照云冈石
窟的风格，在辖域内也想修建一处可
以每日祈福的石窟。几经选址，公元
499年，就在义县（当时义县归属营州
管辖）福山的南侧悬崖上，万佛堂石窟
正式开工。这处石窟因承担了寺庙功
能，所以被命名为“岫岩寺”。

石窟内，一方名为《元景造像记》
的石碑记录了建造的全过程，也记录
了拓跋元景为孝文帝祈福的虔诚心
愿。有学者曾提出，万佛堂与山西大
同云冈石窟的设计者与修建者为同一
人，即北魏时期的高僧昙曜法师。不
过，这一说法目前缺乏确凿证据，《元
景造像记》中也未提及昙曜法师。

1500多年后的今天，在石窟内漫

步，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当年所营造出
来的祈福氛围。石窟洞穴里的雕刻造
像各有特色——有的在整面墙上布满
密密麻麻、大小一致的佛像；有的在一
个偌大石窟内，除主雕像外，还在墙壁
和天棚上雕刻色彩斑斓、造型别致的
飞天；有的石窟内，一圈造像依墙而
立，但地面中间伫立着大型造像……
既有面相丰满、身体健壮的，也有面目
清秀、身体修长的，其造像风格与山西
云冈石窟的风格完全一致。

尽管拓跋元景虔诚祈福，但就在
万佛堂石窟开凿的那一年，孝文帝走
完了32年的人生之路，他将权力交给
了自己的儿子拓跋恪，也就是后来的
北魏宣武帝。

虽然孝文帝并没有因为元景的祈
福而延长寿命，但已经开工的义县万佛
堂石窟却并未因此停工。福山之上，一
个又一个石像被雕刻出来，完工时，一共
雕塑各类大小佛像1.3万尊。

营州刺史想为皇帝祈福

福山与大凌河，这一山一水，给予
了万佛堂石窟最美丽的自然装扮。站
在峭壁中间的栈道上，背靠石窟，面朝
大凌河，望着滚滚河水，可以真切感受
到孔子在说“逝者如斯夫”这句话时的
喟叹与感慨。

北魏，这个最终结束了“五胡乱
华”，让北方重新统一、开启了“北朝”
历史的王朝，一共存在了 148 年。就
在北魏第八位皇帝宣武帝登基后不
久，公元502年，万佛堂石窟又迎来了
一位新的建造者，他的名字叫韩贞。

与拓跋元景不同，韩贞开凿石窟
的费用全部来自私产及自筹资金。石
窟内残存的《慰喻契丹史韩贞等造窟
题记》记载了韩贞造像的具体时间与
原因。

韩贞是义县人，为当地昌黎望
族。韩贞在史书中没有留下太多的痕
迹，从《慰喻契丹史韩贞等造窟题记》
中可知，他在北魏时期任有官职，并到
过契丹部落。为了祈福，他和多人一
起在原有的石窟东侧，又开凿了7窟、
共计3000多尊造像。至此，万佛堂石
窟的造像总计达1.6万尊，万佛堂的名
字据此而来。

有学者表示，《慰喻契丹史韩贞等
造窟题记》这方石碑虽字数不是很多，
但为研究医巫闾山地区的民族史、地
方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虽然《慰喻契丹史韩贞等造窟题
记》中标注出了“契丹”字样，但此时的
契丹还只是以部落形式存在，8 个部
落并没有形成统一联盟。他们在向北

魏朝贡时，分别以各部为单位各自行
动。400 多年后，契丹部落内一个叫
耶律阿保机的男人创建了奴隶制国家
政权，国号契丹。之后，这个政权的国
号反复在“契丹”与“辽”之间切换。

时间的改造力量不可小觑。万佛
堂石窟所在的福山山脚下，原本是一
整块平地，上面建有明、清时期的寺
院，但随着大凌河改道，这些建筑全被
河水吞噬，深埋在河床之下。石窟也
在日益老去，由于石窟所在的岩体材
质本身存在缺陷，加之身处山南，常年
风吹日晒，造像损毁严重。

仅以东区五号窟，也就是刻有《慰
喻契丹史韩贞等造窟题记》的洞窟为
例，窟内造像全毁，仅见东壁佛龛和窟
顶莲花宝盖残痕。

韩贞造像丰富了石窟内容

车子驶离义县，一路奔向西北。
沿着大凌河岸边行驶十几分钟，越过
一座桥，再转一道弯，福山迎面而来。

福山的确与“福”相关——距今
1500 余年的万佛堂石窟就凿刻在山
南的峭壁之上，建造它的目的就是为

了祈福。
万佛堂是东北规模最大、建造时

间最早的石窟群。它与山西大同云冈
石窟同时期开凿，建造风格也一致。

岁月、辽西风沙及大凌河水不断
侵蚀着这些石窟造像。虽名为“万

佛”，但实际上，目前的石刻造像仅剩
430 余尊，这一数字已不足当初完工
时的 3%。更令人忧心的是，山体开
裂、雕像风化等由大自然带来的侵扰
并未停止，“万佛堂”跟随着时间的脚
步正在渐渐老去。

1500 年前的拓跋元景和韩贞可
能不会想到，他们留下的这两方石碑
成为文化瑰宝。

魏碑，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对北朝
文字刻石的一种通称。其中，以北魏
时期为最佳。魏碑一般分为造像题
记、摩崖刻石、碑刻和墓志四种形式。
南北朝时期，不同的地理风貌、人文气
象导致了南、北这两个区域书法风格
的不同。魏碑因浸润着北方的豪迈气
息而朴厚灵动。作为一种过渡性书法
体系，它继承了汉代隶书的特点，又为
后面的唐朝楷书做了示范。

“这两块保留在万佛堂的魏碑作
品，无论是从其史料价值还是艺术价值
上看，都是非常难得的千年遗珍，堪称

国宝。”就《元景造像记》和《慰喻契丹史
韩贞等造窟题记》，辽宁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研究员冯永谦给予了这样的评价。

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国内
众多文化大家则从艺术层面赞誉这两
块魏碑，称其为“元魏诸碑之极品”。
当代书法家康殷在1987年出版的《元
景造像记》（临摹本）序中则表示：“它
有着极特殊而高超的书法价值。”

后世没有停止过对万佛堂石窟的
修补维护。唐、明、清等朝代均对石窟
进行了补刻。在完善造像的同时，每
一个朝代的工匠也都在石窟中留下了
各自所处时代的艺术印记。

万佛堂石窟创建者拓跋元景也在
福山上留下了印记。

那是在很多年前，在对万佛堂石
窟前的大凌河清淤时，工人在河道里
挖出了一尊铸铁半身人像。有人说，
此人就是北魏营州刺史拓跋元景。对
这一说法，尽管有学者质疑，但民间却
深信不疑。

拓跋元景半身像如今紧邻石窟摆
放，这位石窟开创者最终与自己建的
石窟日夜相伴，朝夕相守。如果追问
什么是最好的归宿，也许这就是吧。

（资料及采访支持：《锦州春秋纪
事》《魏书》《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考古
报告》及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
员冯永谦、义县文化旅游与新闻媒体
服务中心主任王飞。本文图片除署名
外由本报记者朱忠鹤摄）

石窟内的两块石碑堪称国宝

元景造像碑原件局部和拓片。（王飞供图）石窟正对大凌河。

万佛堂石窟外景。

石窟内的飞
天造像色彩依然
艳丽。

有学者认为
此铸铁像为拓跋
元景。

记者手记 SHOUJI


